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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说
高一（8）班 王昊翔
教官，四连的教官，林俊教官，是一位在人群中一认便知的人。

身材不高，目光坚毅，还有那走正步时标准的踢腿姿势，犹如
一张张不带在身上的名片。然而只有跟他相处上几天，才知道他在
训话方式上具有一技之长。
林教官讲解军训的目的时像个老师。他说：“来这里军训，就是

来学吃苦的、来学做人的，所谓练队列，整内务，都是形式。”他的
话中没有教育家一个个精准而又晦涩的定义和概念，可这些话如同
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心扉。
林教官说他自己时十分动情。他嘱咐我们说：“初中的学霸到了

高中可就不一定是学霸了。高中靠的是自觉，没有老师会像初中一
样管你们了。孩子们，我初中学习也很好，但高中不自觉，总
旷课，就成学渣了。”学长般的经验分享，家长般的叮咛关照，朋友般的善意交流，令我铭记于心。
林教官说自己当兵的缘故时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当兵为什么？就是不想‘啃’我爸一辈子。

你们不要想你家里多有钱，多有权，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你啃家里一辈子，你让你孩子怎么啃你？”
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告诫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戒之！戒之！
林教官在拉歌时像个顽童。“一二三四五，你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

一脸坏笑，几句调侃，为我们的军营生活注入活力。
教官说的话，有表扬有批评，有玩笑有箴言，或许我们很难记住所有话，但其中有益的话语，愿它

们化为箴言永驻我们心中！

花儿与教官

我们的教官



铁血柔情

中美（1）班 刘冰雅

军训三天以来，我们最敬重的也是最害怕的教官，就是马教官了。印象里的他，总是板着一张脸，

紧皱的眉头和低沉的训话声更突显出了他的认真与严苛。

由于连队的教官请了病假，我们连暂时由马教官代为训练，我们都比平时更加努力地练习，生怕一

不小心惹怒了教官，会使他大发雷霆。意料之外的是，他虽然严苛，却十分体贴我们，连我们的水杯都

被安放到雨淋不到的地方；踢正步时他也会细心调节训练强度，有规律地进行休息……在阴雨绵绵的秋

日，我在马教官严厉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丝体贴同学的柔情。

在我们休息时，马教官还回忆了他当兵时的艰苦环境。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仿佛是在回忆过去

的往事，紧皱的眉头也难掩他眉间的一缕柔情。

下午训练，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了沉闷的练习，教官局促的掏出手机，脸上多了几分羞赧，嘴角也

勾起一抹温柔的笑，“喂……”在教官温柔的话语中，我感受到的是他对家中妻儿的挂念和难以言说的

柔情。

在这个一切以命令和规矩为准的军营，面对着一群铁骨铮铮、一身铁血的教官，也不难发现隐于严

厉话语与严肃表情下的人情味，和难以抹去的铁血柔情。

心理·心态·心情

人类的心理活动是最难预料的，所以我一直非
常佩服那些心理学家，佩服他们能够抓住人们心中
的“小九九”，然后像分析某种物质一样将它们放
在显微镜下观察，归纳，分析。
今天，讲台上的李雅红老师，就给我一种这样

的感觉。她就那么微笑着，用温柔的声音一句句戳
中了高一新生们心中的隐疾，然后以一个专业心理导师的角色，教导着我们如何去导出并永久删
除一些坏心情，并强调了好心态的重要性。
我想，我们这些新高一的雏鸟，正是需要积极面对一切的时候，尤其是积极面对成绩下滑、

融入新环境等等让自己困扰烦闷的局面。通过这次讲座，使我能更好地直视自己，做好一切准备
面对挑战。
祝我们的新旅程顺利扬帆，我们也盼望着，充满未知的未来。

高一（8）班 李茜



忆九连教官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教官。我要求，九连必须是第一！”

“以后你们只能听我的口令！”

“动词都用中文，名词用英文，懂吗？”

……

九连的教官确实不同于其他教官，他时而幽默、时而严厉、时而眸子一冷、时而又微笑温暖如春风。

他多变的神情使我在短短两天半就喜欢上了军训，快速适应了军营“与世隔绝”的生活。

踢正步时，手在摆动时与旁人撞上，又麻又疼；不断练习踢腿导致膝盖酸疼；蹲下时双腿抽筋……

尽管我们遇到重重考验，但心中始终坚守着“九连第一”的愿望，于是伤痛就会一次次放下，汗水一遍

遍抹去，嗓子沙哑而喊声从未减弱。这一切，都在教官的陪伴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那天……

“明天我开始上班，以后由另一位教官指导你们。”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语气，我们又怎肯再迎来一

次陌生的教官？我依稀记得，那天虽是细雨缥缈、微微有些冷，但无人不认真训练。打着熟悉的拳术、

踢着正步，大声拉歌……而我的心中仍忘不了教官又要更换的事实。

“明天就见不到大家了，最后说一次‘杀！杀！杀！’吧”往日严厉的语气尽数退去，此时是从未见

过的不舍与柔和。我相信他是真心舍不得九连，舍不得这些活泼淘气却永不言弃的学生。“杀！杀！杀！”

脚开始挪动，却在心的指引下不愿加快速度。我是真心希望教官指导我们，希望他在 9月 3 日亲眼见证

九连的风采。我们之间不仅是合作，更有相互的师生情和不舍。

我知道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努力地训练，拼搏下去。我期待，在开学典礼上，与教官一起，展

现九连风采。

高一（8）班 渠韵凝

可爱の教官（节选）

不得不说六连的教官有点帅，据来过这里军训的朋友们说，这里的教
官都是很可爱很逗的，然而当他大声训斥男生时我不由对朋友的说法产生
了质疑。时过晌午，所有人都强打精神站在烈日下，此时大抵只有习惯这
种生活的教官才能“生龙活虎”。他找到了一个男生，可能因为男生比他
高的缘故，上下打量一遍后他走过去攀谈，“你多高啊？”“一米
九.......(我没听清)”“哇！你怎么长这么高的啊？”“喝奶。”因为早已
疲惫不堪，男生语气中透出无奈，似乎想快点结束这段对话。可教官似乎
更有兴致。“啊！那你是喝牛奶还是喝羊奶还是都喝？”“.......”我似
乎听到男生心中有千军万马飞奔而过......
其实教官不过是比我们大几岁的“大孩子”。所有的训斥不过是任务

而不是生气，也许我们全连的心中都达成了一个契约——您是教官，更是
朋友。

高一（6）班 刘雨桐



小憩

所谓军训，所谓人生
转眼间，我们的军训已经到了第三天的夜里，回首看看早就进入梦乡的战友们，会心地笑笑，

打开笔盖，记录下了自己的心境。

窗外雨下着，仍有整齐的喊声从远处的场地传来，给这注定平凡的雨夜增添了一丝别样的感

觉，有的时候，我们八个舍友坐在一起闲聊说：“想念自己的手机，想念家里温暖的床铺，想念

家人，无时无刻不想回家。”可是，这里的教官，军人们也有自己的家，也有妻儿，他们也无不

思念那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军人，是刚毅的象征，守卫家园是他们不变的职责。

于是，在平静的夜里，他们便会歌唱起一首首给人以力量的军歌，来平复他们一颗颗思乡之心。

难道说他们的人生就静止在这铁打的营盘中了吗？难道他们的青春就此停驻了吗？我不这

样认为。每一次的片刻休息，教官会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他在野战部队时的经历，好像这支部

队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方向，一次我问他:“教官，我们演出完成后，您会去哪?” 他不假思索

地回答说：“我会回到我的野战部队去！”又问：“您在那里不觉得孤单吗？您不想家吗？”答曰：

“想家当然想，但在野战队伍中有我的弟兄们，每天，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渐

渐地，就觉得舍不得他们了。有时候，我会想，我当兵图个啥？既离家远，又苦累，但当我一想

我是来保家卫国的，我就心安了，每一天夜里都比较难熬，转念一想明儿个就又可以和战友呆在

一起了，就安心睡了。”说罢，他起身向远处的战友走去，于是，我长长地并若有所悟地“哦”

了一声，然后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需要像这样坚定的信念来丰富，真的！

高一（1）班 程雨齐

军营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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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就要玩嗨，训就要训狠。”也许这是马教官一直坚守的事情。马教官，大概

是我离开后，最怀念的人。——高一（6）班 刘雨桐

 我们八连的教官萌萌哒，听其他教官都管他叫“liáo 哥”。也不知道是辽宁的“辽”，

还是有聊的“聊”，还是寥寥无几的“寥”，还是僚机的“僚”…… ——高一（6）

班 姜涵喆

 教官们为了国家将自己武装得更坚强，将率性隐藏；他们为了逗我们开心，让我

们更快成长，又将自己的率性解放。我们的教官，他们是 our gods。 ——高一

（6）班 沈思涵

 马教官既是一个“虎爸”，又是一个“玩爹”。而这种双面角色正是他的独特魅力。

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忘了许多东西，但我永远会记得可敬可爱的马教官。——高

一（4）班 郑逸婧

 痛，可他们陪伴我们一同站在烈日之下。为什么？这是军魂，是军人的责任，因

此他们对我们极其负责，严厉而友善。——高一（10）班 王千一

 我害怕马教官，可我们更尊敬他。我可能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是他，用言语和

行动告诉了所有人，什么是男子汉，什么叫做一个整体。——高一（10）班 刘

青

挺拔的军姿

萌萌哒的剪刀手

写给最“没溜儿”的教官
高一（7）班 段雨辰
我曾说，怎么遇上了这么严厉的教官。
我曾说，我就是舍不得这个教官。
我曾说，瞧人家别的连哪有做俯卧撑的。
我曾说，其实这个教官挺厉害的，练得少，教得好。
我曾说，他真是太没溜儿了。

他说打报告时名词英文动词中文。
他让我们跟别的连赛着谁吃西瓜不留红。
他在第一天让我们不停地做俯卧撑。
他老说我们声音不够响。
他教了我们军体拳第十三招。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真是大发慈悲还给他接水。
他在早上拿到我替他保管的水壶后说：“以后不用接了啊，谢谢！”
那时我不知道，已经没有“以后”了。

我那时认为打半中半英的报告很没面儿，所以只因为方队长培训
而喊过一次“报 tell”。
他在最后那个秋雨微凉的晚上跟我们道别，反复强调说从明天起
不准再说“报 tell”。
可今天听着一声声“报告请求入列”是那么的不舒服。

今天，九连在所有人面前唱响了《一二三四歌》。
马教官对此的评价是，唱得很好就是声小，知道为啥吗，因为调
起高了。
而我只记得他的那句，调不够高，再高点，再高点。
这次“团结连”的调够高了，您听到了吗？


